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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厌倦了写作
感觉平常的语言
无法写出劳动者的悲苦喜乐
出摊踩踏夕阳
收摊却总在加柴
把黎明烧出红光
不敢随意下笔
劳动者的荣光
不是每一支笔都能写出丰满
就像写不出
熟透的高梁的红
就像写不出
饱满的稻穗的弯
灯光或明或暗
我写不出那张脸
笑意背后的疲惫
或者眼底后面闪躲的坚强

我真不敢再去画写文章
我想用双手去鼓掌
为父老乡亲的勤劳
为寻常百姓的知足常乐

致敬，
劳动的人民

□山风

走，去阿巴砦，看
一看那里的风景，你会
有不一样的感受。特别
是 那 融 入 土 家 族 、 白
族、苗族的女儿冠，震
憾了我。

岁月仿佛在这里沉
淀 下 了 最 醇 厚 的 风 情 。
而阿巴砦，不仅仅是一
个地名，更是一首土家

姑娘出嫁时唱响的深情之歌。
当 晨 曦 刚 刚 洒 在 古 老 的 吊 脚 楼

上，阿巴砦便开始弥漫着一种别样的
喜悦与惆怅。土家白族姑娘们身着盛
装，那五彩斑斓的服饰在阳光下闪耀
着迷人的光芒。她们的眼神中，既有
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又有对娘家的深
深眷恋。

“哎呀，妈呀。
青草绿草茂。
哎呀，妈呀，
女儿要出嫁。
爹呀，妈呀，
舍不得离开家。
我的爹呀，我的妈呀，
叫我，叫我哪门报答。
哭声爹来刀割胆，
哭声妈来箭穿心。
只道父母团圆坐，
谁知今日要分身”。
那凄婉动人的出嫁歌，谁人不为

之动情？
阿巴砦的出嫁歌，没有华丽的辞

藻，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那悠扬的
旋 律 ， 像 是 从 山 涧 中 流 淌 而 出 的 清
泉，纯净而动人。歌声中，讲述着土
家姑娘成长的故事，从天真无邪的少
女 时 光 ， 到 如 今 即 将 步 入 婚 姻 的 殿
堂。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亲人们的
祝福与牵挂。

“女呀，莫流泪啊莫寒心，
女儿伤心痛死亲……
成家立业做世界，
皇朝古礼这样兴。
为娘走了这条路，
女儿要踩脚后跟，
有些没顺女儿心，
宽怀大量要容情。
公婆面前行孝道，
高声喊来低声应。
哥嫂姊妹要和顺，
左右邻舍多亲近。
娘的话儿牢记住，
千放心来万放心”。
在歌声里，能听到母亲的叮咛，

那是持家之道、相夫教子的智慧；能
听到父亲的沉默，那是深沉的父爱和
不舍的牵挂。姐妹们的和声，犹如春
日里的花朵绽放，充满了对新娘的羡
慕与祝福。

阿巴砦的青山绿水，似乎也在聆
听着这出嫁的歌声。风儿轻轻吹过，
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为姑娘送行。
而那蜿蜒的山路，就像姑娘人生的新
征程，充满了未知，却又充满了希望。

当迎亲的队伍渐行渐远，阿巴砦的
出嫁歌依然在山谷中回荡。它不仅仅
是一首歌，更是土家族、白族、苗族文化
的传承，是亲情与爱情的交织，是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岁月流转，阿巴砦的出嫁歌或许
会在时代的变迁中有所改变。

阿巴砦，是土家姑娘的家，出嫁
是 为 了 家 ， 有 家 才 有 国 ， 有 国 才 有
家，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家是国的
细胞。

白族姑娘王祝颖，心心念念不忘
娘家，为了家乡的幸福生活，再现土
家风情园，在天子山下何家界建起了
阿 巴 砦 。 王 总 那 份 深 情 ， 那 份 对 家
乡、对亲人的爱，在乡村振兴建设中
开 启 新 的 征 程 ， 必 将 谱 写 新 时 代 的

《出嫁歌》。
哎呀，妈呀。
青草绿草茂。
哎呀，妈呀，
女儿要出嫁。
爹呀，妈呀，
舍不得离开家。
我的爹呀，我的妈呀，
叫我，叫我哪门报答。
甜美的 《哭嫁歌》，又在阿巴砦响

起。

出
嫁
歌

□
田
克
清

蚌壳灯

那年，一只洱海的蚌壳
钻进了寸白军的行囊
一滴风餐露宿的雾珠
与蚌壳窃窃私语
主人啊，我要落脚，寻找山清水秀的家园
与村庄相守，看澧水潮涨潮落

蚌壳是一个精灵啊，她有一双跳舞的手
蚌壳是一个美女啊，她创造了美好生活
当唢呐划破村庄的时候，蚌壳女走进了婚房
村庄里，村姑的俊俏改变了蚌壳的模样
庙会上的眼珠子，蚌壳游走在心尖尖上

村姑，勤劳的使者，劳动让她快乐
村姑，春天的爱人，忠诚让她聪慧
村姑，用脚步丈量白乡的美啊
在蚌壳灯里，比划着诗与远方
如潮的人群，增添了村姑无穷的灵感
白乡的一只蚌壳灯，送来文明史上的五谷飘香

洱海的姑娘，潜伏澧水的溪边，在戏剧里流浪
大鲵，芙蓉龙，民家腔，为你歌唱
你来自苍山洱海的老家啊，用一个道具
描绘金花的美丽和智慧，却让大地赞叹
一只蚌壳，张扬着让世界瞩目的巾帼力量
一只蚌壳，却为白乡送来宝贵的精神食粮

打花棍

爷爷有两根棍，绑上花边，相互敲打
打出一种气势磅礴的声响
花棍，比包谷棒子上的颗粒还香
花棍，比油菜籽上的包衣还靓
我是一根不同凡响的花棍吗

花棍，曾当过打狗棍，扛过苦难
花棍，曾做过武器上战场，威风凛凛
花棍，还是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的拄路棍
花棍，携带温度与柔情，迸发出铮铮铁骨的豪情
让花棍亲吻，你是有灵魂的精英

打花棍，没有固定的套路，没有多余的台词
只有满腔热血沸腾，化作一声霸气的雄吼
血性的山寨，参军的脚步踩醒村庄的寂静
军功章里从此有了花棍得意的笑音
打花棍，你的梦里可有凯旋的再一次出征

父与子，夫与妻，爷与孙，敲击花棍的劲，
那是稻谷入仓，黄豆进篓，芝麻炸锅的响
祖祖辈辈传承的队伍，敲击成山寨最美的腔调
打花棍，扬起了脉搏的音符，血溅山河的神勇
一只和平的白鸽，趴在花棍上，传递一个真理
只有敢打，家乡才有胜利的曙光

傩戏

读小学的孙子，突然问我，什么叫“傩”
是谁造出的“傩”字？驱逐疫鬼？驱除瘟神
大湘西的古巫文化，何时披挂上阵踏醒舞台
傩堂正戏，傩堂小戏，傩愿大戏，傩戏
结珠成链，在庄稼地里，亲切得像一粒粒高粱
演傩戏的激情，可烧掉天空的云彩

傩舞，绝妙的舞姿，叙说春天的辉煌
傩技，高超的手艺，书写今天的荣光
傩戏，朴实的角色，是村寨幸福的歌谣
傩腔，红薯的外貌，撞开吊脚楼木门
傩服饰，五光十色，百花纷繁，扑鼻的香
傩戏婆婆，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像一本书

巫风楚声，演唱人生苦乐，人情薄如纸
娱人娱神的傩戏，进化成为了阳戏
装入了国家级非遗的栏筐，我就是高山
我也是白乡的一朵小花，抱着傩戏快乐奔跑
从没有骄傲的那一片脸红

白乡的傩戏啊，记录匠人的智慧和才华
木质傩面具，模糊了一个俊俏红润的脸庞
穿青脱白，白族儿童的过关礼
长板凳搭起“五马桥”，割断“绊马绳”
亲子教育的成功，珍藏“人有善愿，天必从”的教
义
小小傩戏啊，唱尽山里人的酸甜苦辣
你可记得，我就是那个拖着鼻涕烧红薯的戏迷

三道茶

走进白乡，三道茶是三朵花，香喷喷
第一朵花，开在脸上，盛上一杯苦茶饮
生津，止渴，提神，疲劳无踪影
你远道而来，做客的喜悦留在心里
安慰你身处苦境，却能逆流而上

第二朵花，开在口里。蜂蜜，红糖，芝麻
与水煮沸，香融入口，除了甜，全是口碑
刚尝到了苦，又迎来了甜，甘境中你守住初心
伴随大本曲和歌声，你的舞姿多么曼妙
这杯茶的穿透，亲情是多么美妙

第三朵花，开在心里。滚烫烫的鸡蛋
充饥，团圆，圆满，关怀与诚意，在淡境里回味
三道茶，撑起了一个民族奋进的希望
三道茶，绘就了一个民族团结团圆的梦想
一苦，二甜，三回味，人生在茶俗中
苦苦甜甜，甜甜苦苦，多浪漫的旅途

大理当年的茶马古道，可曾回荡寸白军征战的驼铃
桑植当年的远古白茶，可曾聆听大理同胞的亲情话
守望白乡的三道茶，连通高高大大的火把
可想起蝴蝶泉边的五朵金花？三道茶，一杯杯
一碗碗，载满民族团结奋进的柔情，共同壮大

白乡非遗谱 （组诗）

□谷俊德（白族）

前几天送女儿去大学，路上她笑着说，往后
每个周末都要回家“蹭饭”，好把每月生活费省着
点花。

女儿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像一颗石子投进
记忆的湖，瞬间勾起了我二十七年前的大学生
活。校门口正好堵车，我便索性趁着这股思绪，
和妻女慢慢聊起了那段浸着汗水却暖着心的勤工
俭学时光。

当年我在岳阳师专读书，同校的桑植校友
里，没一个人有 BP 机或“大哥大”。每逢寒暑假
往返，大家只能在路途中口头约定返校的日期和
碰头地点，等到桑植县城聚齐了，再结伴奔赴学
校。

同班的徐向华和熊星，总在这些时刻格外照
顾我，给我以温暖。徐向华的姐姐住在汽车站附
近，熊星的父亲在车站附近做生意。大学三年
里，徐向华姐姐家和熊星父亲家，都是我在县城
临时的“落脚点”，我常在他们家“蹭吃蹭住”，
那份暖意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那时家里的光景也窘迫。弟弟正读初
中，父母最怕“背贷款”，家里所有开支都靠“堂
屋里屙牛屎——硬挣”，一分一厘都是从牙缝里省
出来的。因此，他们每月给我的生活费只有一百
元，有时甚至会断上几个月。头几个月，单靠这
一百元吃饭还能勉强应付，可要是想买点牙膏、
香皂、教辅之类学习生活必需品，“财政”便捉襟
见肘，根本不允许。

为了开源节流，从大一第一学期开始，在学
校和老师的关照下，我便积极参加勤工俭学。尤
其每年暑假，为了省下往返家与学校的车费，我
都会留在学校勤工俭学，一年才回家一次。有一
年暑假，听说批发市场“好劲道”方便面折合下
来每包才两毛多钱，学校门口的西红柿炒蛋才三
块钱一碟，那个假期我差不多天天中午就吃一包

“好劲道”，晚上就点一份西红柿炒蛋。这么一
来，一个暑假通常能攒下数百元，再加上平时每
月勤工俭学的收入，足够支撑我好几个月的生活
费，大大减轻了父母的经济负担。

其实，学校对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很照
顾，安排的活儿都是轻松的：打扫校园马路、清
理办公楼楼道，或是在校门传达室值班。活儿不
重，每天花的时间也不多，更像是一种温暖的帮
扶。当然，偶尔还能遇上赚“外快”的机会。记
得有一次，学校工会给老师们发西瓜，年轻老师
能自己来领，退休老教授们却不方便。工会负责
人找到我们，大手一挥笑着说：“你们暑假勤工俭
学也不容易，帮我把这车西瓜送到老教授们家
里，每人给 25 块辛苦费，送完了我请大家吃饭，
改善改善伙食！”大伙一听有“外快”可赚，顿时
欢呼起来，干劲十足。我负责送的其中一对老教
授夫妇，收到西瓜后一个劲儿道谢，还硬要塞给
我两个大西瓜。我怕“受之有愧”，一边推辞一边
赶紧跑开。

勤工俭学的日子里，还发生过一段“称呼乌
龙”，至今让我忍俊不禁。当时负责安排我们打扫
卫生的老师，见我干活认真、踏实负责、舍得卖
力，有一天突然把我的责任区域，从打扫校园马
路调到了北院办公楼。办公楼里有位姓“付”的
处长，还有位姓“郑”的副处长。每次两位领导
经过一楼大厅，保安都会恭敬地打招呼：“付处长
好！”“郑处长好！”两位领导也会谦和地点头回
应。我只听见声音没见过名字，竟想当然地以为

“付处长”是副处长，“郑处长”是正处长，也跟
着保安这么叫。直到那年暑假快结束时，我实在
忍不住问保安：“你直接叫人家正处长、副处长，
正处长听着还好，就不怕副处长不高兴吗？”保安
被我问得一愣，等弄明白我的困惑，当即哈哈大
笑：“我的称呼可没错！付处长是正处长，郑处长
才是副处长，是你自己理解反啦！”

想起大学勤工俭学的日子，心里就会涌动着
一股暖意。那些日子里遇见的善意、经历的趣
事，还有自己咬牙坚持的每一份努力，都成了我
生命里最珍贵的财富；那些当年看似难熬的日
子，那些悄悄流下的汗、默默咽下的苦，不仅让
我在岁月里学会了坚强与独立，更让我有能力给
了女儿一个不用为生计焦虑的青春。这大概就是
奋斗的意义吧！

如今，我的女儿也踏入了大学校门，她不用
像我当年那样，需要依靠勤工俭学补贴生活。我
也没有跟她提过我当年的辛苦，与女儿道别时，
只是反复叮嘱她：“好好读书，珍惜大好时光，争
取多学点东西，有任何需要，随时跟爸妈说。”

我的大学生活
□张先坤

我是一棵无名的小草，
从岩缝里钻出来 ，
户口落在红岩岭上，
我就成了你的儿子。

脚下的根须，是牵挂的脐带，
头顶的露珠，是闪烁的血脉。
我用风的肋骨，丈量你丹霞的褶皱，
当晨光切开澧水的薄雾，
我数着你肌肤上渥丹的纹路——
感受那燃烧的火焰，在砂岩中奔涌，
亿万年海潮凝成赤壁，如坠落的霞，
偎依在母亲慈姑的怀抱里，
化为永恒的雕塑……

我爱你，独立的个性！
我认得你，跟天门媲美的年轮，
亿万年潜伏，沉默在远古的海底，
芥子须弥，刹那永恒，
沧海桑田间，
青山奇峰如宝剑崛起，
你却要剑走偏锋，
追求身段的圆润，
难舍丹霞的赤诚。

我爱你，血染的风采！
啜饮过硝烟与星火 ，
当草鞋踏碎甘堰的月光，
红岩岭下，马蹄卷起惊雷，
战士的鲜血，染红满山的杜鹃。
而今，红岩村的建设者，

正追循红军的脚步 ，
马路跑“奔驰”，新楼笑春风，
水彩绘丹霞，空中变乐园，
当年苏维埃的梦想，
正化成眼前的盛世荣光……

我爱你，永不疲倦的心跳！
飞拉达钢索上跃动的身影，
仿佛勇敢的花朵，
那是丹霞的绽放；
滑索划开清风，飞艇驮起云朵 ，
玻璃桥折射彩虹，
映照着无畏者漫步云端，
八方的口音，在帐篷边汇成星河，
我托起晶莹的露珠，
为你丹霞般的青春加冕……

我愿是，丹霞衣襟上一枚翡翠纽扣，
系住红岩岭的晚霞和晨光 。
鱼舟唱晚，白鹭横江，
丹山绕碧水，缠绵着多情的腰带，
仙人古渡，印满漂流者的脚迹，
竹筏载满——澧水的欢歌，
篝火照亮——土家摆手舞的图腾。
我收集每一双脚，带来的远方，
在砂岩与蓝天之间，
凭渺小的身躯，站成绿色的誓言！

啊，红岩岭，
我——爱——你，
爱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红岩岭礼赞
□剑夫子

阳明山是一幅微型山水画
山寺相守，水花相望
太阳月亮，东西相伴

山路上走出来的人那么小
画家只点了点墨
而且送了他一顶帽子
帽子有些大，掩去了大半人生

那些房屋也是。炊烟
替屋里的人说出一生
鸡鸣犬吠掩映在绿树中
那些楠竹，高大挺拔
差不多触及天空，扫尽黑云
扫尽画面积尘和胸中块垒

此刻，抱臂东望的人
站在一百公里之外
晨风中，欣赏，临摹
阳明山，这浓缩的中国山水

晨风辽阔。晨风一点点展开
这上好的宣纸，上好的天

在阳明山选定一棵楠竹打坐

在阳明山，选定一棵楠竹
在虚空的竹节中
打坐，默念，听风

也可以把楠竹当笔
高兴了写，不高兴也写
人间值得，天上更值得
——那么多鸟，那么多歌
那么多日月，那么多虚空
总有一句是她们喜欢的
总有一句说出了她们的悲喜

爱星空，与天上神仙说一些人间事
更爱人间，你看那烟火里的尘埃
每一天，都与竹枝亲密接触

雨水是最好的墨汁
白云是最好的宣纸
这最好的时代
需要挥毫泼墨
这最亮的天
需要染上一些墨

等我们老了，回到天上
再一页一页，翻看
一声一声，听，竹吟

祖母颂

整个秋天，年迈的祖母
马英花，从山中背回柴火
从灶前提走猪潲
从木箱中翻出旧衣裳
趿拉着一双老布鞋
——如果她走动，就像
一只翅膀受伤的喜鹊
如果她站在那里，就像
麦地里的稻草人
风吹过，她会理理纷乱的白发
也是羽毛，稻草，或细小的炊烟
有时候也坐在门口，仿佛一尊石狮

在阳明山，有很多这样的祖母
祖父兄弟六人，堂祖父二十余
她们从时间深处缓慢地走出来
烟尘也遮不住她们的美和善良
贫穷也遮不住。她们只是清瘦
——被苦难榨干；而不是羸弱
那些楠竹和杉树，一天也可以
背回十数根

她们的坚忍更遮不住。晨曦微露
屋后山冈上的庄稼地里，那些蔬菜
高粱，玉米，花生，红薯，受伤的狗尾草
被同样受伤的手——有时是划伤，有时
是烫伤，有时是风湿痛
轻轻抚过一遍
像轻轻抚摸她们酣睡中的男人
也像抚摸睡眼惺忪的小孙子

窸窸窣窣走出来。她们身后
传来时光碎裂的声响
这是更深的季节，阳明山早到的
冰凌冻结了泥土，仿佛巨大的骨头
包裹着内心的柔软
我的祖母们踏着白色的尘雾
阳明仙姑一样，在大地张开的缝隙中
在我侧着的手机屏幕中里，忽隐忽现
忽明忽暗

像极了这大山深处的5G信号
若有若无。以至于我的祖母们
说话的声音，时断时续，越来越细

像隔着一个世纪，隔着黄江源峡谷
望着她们，越来越模糊的身影
任我反复拨号，始终没有回音

这群黑夜中逐渐黯淡的星辰啊
再也难听到回声

阳明山是一幅
微型山水画 （外二首）

□刘忠华


